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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設自動版權管理系統

如果上傳到YouTube的影片中使用了配樂，就有可能會收到自
動化版權管理系統Content ID發出的版權聲明。該系統會掃描

YouTube上的所有影片，找出使用了官方錄音內容或音樂作品的影片，讓版
權所有者能對未獲得授權的影片發出版權聲明。

版權所有者提出版權聲明後，可以選擇封鎖影片、在影片中投放廣告盈利，
也可以和演出者分享收益。若在YouTube上傳翻唱影片並收到了詞曲版權
聲明，大部分也能透過分享收益的方式處理。

關注平台收益分成關注平台收益分成 期待監管政策為原創培育期待監管政策為原創培育「「土壤土壤」」

直播版權費穩收入直播版權費穩收入
獨立音樂人盼落實獨立音樂人盼落實

「我身邊有很多優秀的獨立音樂人，他們都需要打另外

一兩份工來養活自己的音樂夢想。為什麼？就是因為大家

很難通過版權收益來維持體面的生活。」鄺鑒萍是一名獨

立音樂人，一席話道出了當前很多原創音樂人面臨的囧

境。

對於近來成為輿論熱點的直播平台音樂版權監管討論，

鄺鑒萍和不少活躍於直播的原創音樂人都十分關注。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他們提出，期待監管政策的推

動能夠為原創培育「土壤」：「如果能很好落實，對音樂

人、對平台來說都是好事，會提升平台用戶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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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覺得這
首歌，是不具備音
樂審美能力的」、
「我希望你不要只
是 為 了 市

場」……2022年4月，當歌手郁可唯
在音樂節目《為歌而讚》演唱完備受
爭議的網絡歌曲《刪了吧》之後，樂
評人們給出了激烈的反饋。半晌，郁
可唯抿着嘴唇搖了搖頭：「我真的是
覺得，它的旋律是好聽的。」彼時，
坐在電視機前的楚明玉深吸一口氣，
欣慰地笑了笑。他正是這首歌曲的作
曲人，如今也是多首網絡爆款歌曲的
創作人。

楚明玉出生於安徽六安，2017

年，在朋友的邀請下，加入了淘寶
的編曲團隊，業餘時間根據要求做
曲接工作。不過，這樣的工作沒有
署名權，雖然能賺錢，但沒有成就
感。「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他
努力提高創作水平，並慢慢地拓展
着圈內資源。

2020年10月，老搭檔作詞人陶舊
找到楚明玉，給了他一首有關年輕
人無奈的愛情故事的詞。「要不你
還是把我刪了吧，我咬緊牙關命令
我發出這句話，天黑之前再講一句
晚安吧……」看到這段歌詞，楚明
玉坦言「特別有感覺」，只花了15
分鐘便酣暢淋漓地完成了譜曲，取
名《刪了吧》。

早在2021年11月，另一名歌手許
佳豪演唱的《刪了吧》上線網易雲音
樂平台，很快在各大排行榜拿下好成
績。隨之而來的，是讓原創作者最為
厭惡的「洗歌」，各種低質量二次加
工版本讓楚明玉非常苦惱：「『洗
歌』的確傷害了原創作者的權益，也
打擊了原創者的創作積極性。」

「洗歌」是「直接抄靈魂」
「洗歌」與「洗稿」相似，是音

樂產業中的山寨現象。原創音樂人
稱「洗歌」的做法，是「直接抄靈
魂」。但是在現有的規管措施中，
「洗歌」一詞，尚無明確定義，這
也讓原創者難以維護自己的權益。

網絡爆紅歌曲——《再見莫妮卡》
的原創者 FRANKY_弗蘭奇也在網
絡上吐槽道，自今年推出歌曲後，
他 在 不 同 平 台 看 到 了 大 批 「 洗
歌」。 FRANKY_弗蘭奇在聲明裏
說，他第一時間就向相關平台反饋
了這件事，但都沒有很好地處理，
甚至洗歌的、冒名的歌曲還登上了
官方榜單。「『洗歌』就是用現有
的歌套詞套旋律套編曲，但是在關
鍵的地方做少許修改，做這樣一首
歌幾乎是零成本的。不少投機取巧
的人，看到哪首歌紅就去『洗』哪
首歌，然後在各個平台上『刷屏
式』發布，嚴重影響了原創者的聲
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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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對侵權用戶噤聲刪文

2020年，Instagram（Ig）更新了該平台音樂版權的規範，並針對
侵權用戶提出警告與噤聲刪文等新措施，希望藉此維護音樂版權。

根據規範，如果用戶錯誤使用版權音樂時，平台會針對該影音提出警告。
錯誤地使用版權音樂，並發布於直播、帖文、限時動態等的影片，如果未
被使用者下架或修正，則影片將被靜音或刪除。官方建議用戶直接從平台
指定的「Sound Collection」資料庫，取得免費合法授權的影音製作素
材。

境外主要社交平台
對音樂版權的管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李薇 杭州、深圳 連線報道 圖：受訪者供圖

「我認為音樂庫的豐富度與用戶黏性還
是有很大關係的。」MCN機構（編者註：
即Multi-Channel Network網紅孵化中心，
是專業培養和扶持網紅達人的經紀公司或者
機構）「所未文化」負責人Yami認為，平
台想贏得更多用戶，豐富而多元的內容、頂
流明星的入駐、強大的音樂曲庫缺一不可。
音樂曲庫的豐富程度，一方面包括平台與唱
片公司簽約的版權曲庫，另外一方面，便是
平台吸引的原創音樂人的創作成果。

平台推激勵計劃吸新人
從2018年開始，抖音就推出了「看見

音樂計劃」、「造音行動」、「熱歌改
造計劃」等，以助力原創音樂人和優秀
原創音樂作品被更多人看見、聽見。數
據顯示，截至目前已有17萬原創音樂人
入駐抖音，30歲以下的新生代音樂人佔
比近七成。2021年，「看見音樂計劃」
獲勝者唐漢霄《再見吧少年》、余佳運
《最好的都給你》等參賽歌曲視頻播放
達1,186億，比2020年增長97%。圍繞着
原創音樂，抖音形成了具有短視頻特色
的生態循環。
而快手方面則是推出「億元激勵計

劃」、「音樂燎原計劃」、「12號唱

片」、「開放直播版權收益」等。其中
「億元激勵計劃」注重和版權公司、
MCN機構建立合作，以快速吸收人和內
容，從2020年5月推出到該年底，簽約版
權公司數量就達到了381家。
而「開放直播版權收益」始於2021年3
月22日，是指在現有的短視頻音樂版權
結算標準基礎上，新增直播間場景的音樂
版權結算，以及詞曲版權的單獨結算以及
獨立音樂人的結算通道。值得關注的是，
該結算不僅面向所有版權方，也面向獨立
音樂人，大受歡迎的歌曲可在一個月或兩
個月內獲得幾十萬元的版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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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機制鼓勵用授權音樂

Facebook（Fb）母公司Meta Platforms推出一項內容獲利機
制，全球各地的創作者可透過「Music Revenue Sharing」，在

發布的影片加入授權音樂後，即可從短片的插播廣告獲利，有望跟You-
Tube、TikTok等平台爭取客源。

創作者透過內容獲利機制，事前不必過問版權持有人，即可從已授權的歌
單中，為短片配樂再在Fb分享。若作品符合要求，短片創作者可從插播的
廣告瓜分當中兩成利潤；音樂版權持有人及Meta亦可分別獲得獨立分成。

網絡爆曲遭「洗歌」原創作人維權難

版權曲庫質量高 平台贏更多用戶

◆ 10日晚上，何乾樑在抖
音上直播，粉絲可點歌聽他
翻唱粵語經典歌曲。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 鄺鑒萍至今已創作四百
餘首音樂作品，其中有一百
多首在各大平台發行。

粵語新生代歌手何乾樑（英文名AKin）曾獲
「華語金曲獎年度最佳男新人獎」，是內地

官方電視台幾大音樂節目的常客，曾打造經典港劇
串燒歌《黃金時段1314》，匯聚內地、港台熱門
電視劇主題曲的串燒歌《電視風雲1314》等，他
在抖音平台上也經常發布一些熱門粵語歌翻唱視頻
及個人原創作品，並直播與粉絲互動。AKin認
為，對原創音樂人來說，當下傳播音樂、展示自我
的平台很多，就連抖音這種短視頻平台，目前粉絲
也能聽到音樂人的完整作品，但是他也坦言，除了
粉絲刷的直播「禮物」，在直播平台上並沒有穩定
的收入。

原創新曲博流量 打賞難媲美翻唱
AKin坦言，目前的市場，翻唱還是比原創要多

且熱門，「就像音樂綜藝、音樂比賽，也都是主打
老歌，老歌才是經久不衰的，網紅歌曲的生命力有
限。」AKin認為，如果有足夠多人力、技術進行
音樂的使用版權監管，細化收費的分成，歌手能夠
獲取更多、更穩定的收入，平台可增強用戶黏性，
「無論如何，相關政策的討論都是為了音樂人好，
值得讚許。」
「你能看到的靠一首歌獲得千萬收益的是少數中

的少數，背後都有一整個團隊在為其運營。」鄺鑒
萍非音樂科班出身，讀書時便很崇拜衛斯理，希望
有一天也能靠創作來變現為生。從部隊退伍後，鄺
鑒萍打過工、創過業，但一直沒有停下手中的筆，
空了就上網找教材自學填詞。「我是廣東人，國語
粵語都比較溜，所以我經常會為粵語歌填國語詞，
或者為國語歌填粵語詞，再唱起來別有一番風
味。」2013年通過好友介紹，鄺鑒萍成為「KK唱
響」（一個集卡拉OK和聊天室於一體的在線視頻互動交友應
用）的第一批音樂主播。

「當時平台給我每個月1,200元（人民幣，下
同）的底薪，再加上聊天室的粉絲打賞分成，省
着花也能養活自己了。」在後面的幾年裏，鄺鑒
萍陸續創作了《唱響》、《一個人》、《舞
台》、《我們》等膾炙人口的歌曲，並在這個過
程中，認識了不少獨立音樂人，大家一起「抱團
取暖」。2019年，隨着短視頻平台的爆發，原創
「神曲」的需求量也增大了不少。「平台以買斷
的形式向獨立音樂人徵集作品，一首歌從幾百元
至幾千元不等，有按播放量算，也有按照使用率
算，音樂人如果不清楚平台規則，收益就會受到
減損。」
在鄺鑒萍看來，每一項有關音樂版權的法律法規的

頒布，都值得獨立音樂人們額手相慶。「法律法規有
利於音樂版權的確權，只有能對我們的作品進行確
權，才有了下一步的對平台的授權及產生收益，一旦
發生糾紛，維權起來也有法可依、有據可循。」

知識產權需共護 盼夢想撐起生活
相對於平台音樂使用付費的細節， 鄺鑒萍更關

心的是，這份收益會不會最終被分發到詞曲創作者
或版權方的手裏，以及能分到的比例是多少。鄺鑒
萍說道，如今早已進入了數字音樂的時代，各家平
台有能力也有義務對在平台上播放的音樂頻次進行
鑒別和統計，並為此支付相應的費用。
「所以歸根結底，還是法律法規能否完善，未來

的實施能否到位，以及收益能否最終流到獨立音樂
人的手裏的問題。」鄺鑒萍坦言，音樂版權是一個
生態系統，不僅需要政府、協會、平台、音樂人、
受眾等各方面的協同推進，也需要專家、學者、律
師等智囊團的保障支撐。「我非常期待有一天，獨

立音樂人能成為一份真正的工作，優秀的人才可以像醫生、教師
這樣獲得社會的尊重，能通過好的作品，維持體面的生活。」

◆◆楚明玉正在工作台前創作編曲楚明玉正在工作台前創作編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